市場的孩子
印象中，踏進那時的第一感覺，是那撲鼻而來的惡臭，以及那震耳欲聾的叫賣聲。
那刺鼻的味道混雜著腐爛、發霉以及那濃濃的葉菜味。一眼看過去，地上有著沾滿泥土的髒水，形成一攤又一攤的積水，小小的一攤水卻深不見底，像是個黑洞一樣，還帶著一點沼澤的黏稠感。不遠處則是一堆又一堆的紙箱，成千上萬的紙箱成為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堡，而城堡主人的裝扮可說非常搭配她的堡壘。
她那黝黑的雙手，上面有著粗糙的疤痕，同一個位置上有著一層層新舊傷口相疊而成的厚繭。而他上衣的領口已經沒有了緊度，看那樣子可以想像在洗衣機裡來回千百次的歷史，至於他褲子上那一個又一個的補丁，還有那上頭參差不齊的針線痕，以及它那看似已陳年的汙漬，都一一向我闡述著他所走過的道路。
走過她時可以聽見她那高分貝的喊叫聲，喊著：「一斤二十喔！要買要快！」，一次又一次，不曾間斷過的聲音，一步一步的，走入了我的腦海，深入了我的骨髓。而他不是唯一一個，他只是千萬人中平凡的那一個。而他的動作可說是俐落至極，彎腰、拿袋子、裝菜、秤斤然後拿到對方手上，一連串的動作不到十秒就完成了，而他們每天都要一次次重複彎腰，那成千上萬次不停重複的彎腰。
偶然間，我看到了一個怪異的畫面，不遠處有著一個毫不起眼、極為普通的菜籃，，但在裡面的卻是一個正在熟睡的小孩子，看起來還不到上學的年紀，而在菜籃中睡覺像是早已習以為常，在正常不過了，而那一陣又一陣的叫賣聲卻也完全吵不醒他，反而像是搖籃曲一樣，引他入眠。在孩子一旁的是一對二十多歲的夫妻，兩人忙上忙下，一個人熟練的削菜、裝菜，另一人則在一旁賣力的喊菜。這時妻子一時手滑，那銳利的刀鋒狠狠的劃過了他那脆弱的手掌，而令我驚訝的是，他只是隨便的拿了一旁的髒水沖了沖，隨手貼上了繃帶後就好像沒發生過一樣繼續工作了，他們早已習慣的傷痕是我們這些人無法體會的，那種傷口，是我的話會大叫吧。
另一個攤位上的孩子稍微大了一點，剛上小學的外貌卻熟練的拿著菜刀去頭、去尾、挑開上面的菜蟲然後放上攤位，習慣的招呼著客人，簡直就是一個老練的生意人一樣，過一陣子後父母回來了，他則去一旁洗手，然後拿出後面的作業，隨手放在菜籃上就寫了起來，然後一聽到要幫忙就急急忙忙的放下手中的筆用飛快的速度趕過去幫忙。
一旁攤位的小孩看起來快成年了，一手拿著單子，一手拿著等回要交的菜，一一裝箱。這時則聽到一旁的客人和老闆聊著天說到：「唉唷！你孩子讀第一志願喔！賣菜的孩子也可以讀第一志願啊！」，老闆卻只是笑笑的回頭看了自己的孩子一眼，但那一眼裡充滿驕傲，然後回頭用著極為自信的口氣回答了一個肯定的答案。
而這，全部都是我的生活，從小看著母親早出晚歸，凌晨出門，下午回家。上了高中後更是如此，早上出門時他們早已在工作，放學回家後，他們往往都已在夢鄉中。生活作息錯開，連平常彼此放假的日期也是錯開的，他們總是在我放假後兩三天才放假，從小到大，都看著別人一家快樂的出遊，我總是坐在電腦前看著別人的照片，說不羨慕，那肯定是騙人的，但是我羨慕，我的家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所以就算指甲深陷掌心中，嘴上還是掛著笑容。
但是在這種家庭的我是幸福的，母親總是用他粗糙的雙手牽著我，走過每一個人生的道路，那一個個的傷痕，代表著他每一分的努力，一滴滴的鮮血滴落，換來的是我們每一個生活所需。他的白髮越來越多，身上的傷痕一層又一層的累積，他的身體日漸憔悴，而我的身體，卻日漸茁壯。他們用生命換來了我的成長，我的夢想以及我的一切。有時放學回家，他們總是留了一盞燈給我，總是留言跟我說路上小心，總是硬撐著自己的身體，陪我出去吃飯。即使他們的身體已經到了極限，心中卻依舊掛念著我。
小時候的我，總是任性的吵著說為什麼，為什麼我都沒有，他們總是沒有罵我，只是緩緩的蹲下來，用那些微顫抖的雙手，慢慢的摸過我的臉，小小聲的說著對不起，對不起，才是我該說的，但他們就這樣，拉著我的手，帶我去吃我喜歡的，陪我做我想做的。每次抬頭看著他們，他們總是用一雙溫暖的眼睛看著我，任何時候，都是那樣的溫柔，重複了數百次的聲音，千篇一律的那幾道菜，卻是千言萬語中最溫暖的，卻是世界上最美味的菜餚。
有次，生了個重病，他們半夜趕著送我去醫院，在一旁來回踱步，時間到了，又不得不去工作。好不容易收工了，澡也還沒洗，急忙跑去附近買了飲料給我，但在給錢時，店員卻一臉嫌棄的接下了錢，而他們也只是笑了笑，又趕快來看我，從那帶著點泥土的雙手接過，而那顫抖的雙腿，卻沒有休息的餘地，又急急忙忙的跑去忙了。但是有一天，他們也累了，累倒了。蒼白的臉頰，和那沒有活力的雙手，看到了我，卻又硬扯起了臉蛋，用著那溫暖的笑容看著我，拼命的舉起那雙手，輕輕的摸著我的手，安慰著我，說著放心吧，一下子就好了。她一邊說著要趕快出院，說著住院費很貴的，隔天硬拖著身體，回家躺著休息一天，半夜又出門工作，笑著說沒事的，明明上一次是我的時候，就要我靜靜的躺著休息，不用緊張。
有一次任性的吵架，跑出了門外，隨意的在路上走著，發呆也好，懊惱也好，後悔也好，就是不敢走回家，但到了最後，還是他打了一通電話過來，說著回家吧。他的溫柔，總是這麼的粗魯，一緊張會大聲，一急就會兇，但是，這些還是如此的溫柔啊！就和那一個個厚繭一樣，是如此的粗糙，卻又有著那樣的溫暖，是一層層的努力所堆疊而成，每一個傷痕，都是一個個的回憶，每一次流下的鮮血，換來的是一個個擲地有聲的銅板，換來的是我明天的溫飽。
那震耳欲聾的叫賣聲，充滿著溫暖；那撲鼻而來的臭味，充滿著香氣，在菜根上的泥土，沒了養分，沒了活力，卻讓菜成長茁壯，養出了甜美又可口的葉菜。那顫抖的雙手上，沒了活力，沒了青春年華，卻有著更多的溫暖，親手，為我開啟了未來的道路。


